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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事

讨工资找仲裁
鉴定费谁承担？

2012 年年初，张先生应聘到
一家物业公司从事电梯维修工
作，当时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劳动
合同，公司每个月将工资打到张
先生银行卡上。

今年年初，因工作环境不安
全，张先生辞了工作，但是公司却
拖欠他半个月工资未发。为此，
他申请了劳动仲裁。

在仲裁审理过程中，该物业
公司提交了张先生签订的《劳动
合同》。为证明公司提交的劳动
合同并非本人所签，张先生向仲
裁庭申请笔迹、指纹鉴定，因此支
付了鉴定费3000元。

后经鉴定，笔迹及指纹均不
是张先生本人的。

今年5月，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
裁决，裁决该公司支付张先生工资。

而3000元的鉴定费又成了双方
新的争议，并为此走上了法庭。

张先生请求依法判令公司向
他支付因鉴定而产生的鉴定费损
失 3000 元。对此，公司辩称，鉴定
费依法只能由委托鉴定方承担。

法院认为，因被告提交虚假
证据，原告为进行抗辩，进行鉴
定，致使原告支出文书鉴定费
3000 元，该费用是由被告提交虚
假证据的行为造成的，被告应当对
原告进行赔偿。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线索提供 高方方 王帅

怕他一个人出事，她每天扫大街都得带着他
只有一双手套，大冷天她得让他戴着

只因他是儿子，她是妈妈
患精神病的儿子爱唱“世上只有妈妈好”

7岁时遭遇车祸，脑子受损，初中开始精神分裂，生活无法自理，从此踏上治病之路。11年前，跟着父母一同来到郑州，
父母边打工边带他求医。
路过秦岭路的市民，很多人都见过这样的一幕：一位环卫工在前面打扫马路，后面跟了个年轻男子，男子一边唱歌一边
把扫好的垃圾慢慢收集起来。这个环卫工人是侯玉勤，年轻男子是她的“傻儿子”杨献军。
郑州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实习生 赵龙翱 文/图

昨日的郑州，气温骤降，
大风四起，路两侧梧桐树的
落叶不断飘下。

秦岭路建设路口北 300
米，年近六旬的侯玉琴弯着
腰，正在奋力挥动扫把，把落
叶聚拢在一起。不一会儿，
路边堆起了一个个落叶堆。

她的身后，跟着的是“傻
儿子”杨献军。由于头部动

过手术，今年 28 岁的杨献军
智力低下，行动迟缓，拿着个
小扫把，把妈妈堆好的落叶
堆装进袋子里。

听不出来歌词，杨献军
哼的曲显得很怪异。只要有
人靠近，他就会慢慢抬起头，
眼神迷茫。

市民吴先生每天上班就
会路过秦岭路建设路口。“我

总看到他俩。她在前面扫马
路，后面跟着个年轻男子，男
子一边唱歌一边把扫好的垃
圾慢慢收集起来。”

“一看就知道后边跟着
的男子有病，像一 个 傻 孩
子。”吴先生说，他俩在这
里 扫 马 路 已 经 有 两 年 多
了，“每次看见，都让人心
酸不已。”

侯玉勤，南阳淅川县侯
坡乡杨窝村人。11 年前，为
了给儿子治病，全家来到郑
州打工。

看到有人跟妈妈说话，
杨献军拿着笤帚站在一侧，
一动不动，不时好奇地看着
记者手里的相机。

如果不是有病，如果站
着不动，杨献军也是一个帅
气的年轻人。

“会唱啥歌？”

杨献军抓抓头发，抬头
想了半天，摇摇头。“忘了。”
说完，他自己笑了。

“唱几句吧。”
杨献军拿着笤帚发了会

儿呆，突然唱了一句：“世上
只有妈妈好！”唱完后，他仰
头看着记者，像是等着表扬
他唱得不错。

围观的人向他伸出大拇
指时，他又唱了一句：“朋友
一生一起走。”他说，他爱听

电视上的歌。
侯玉勤说，儿子 7 岁时，

父亲用自行车推着他走亲
戚，上坡时，坐在车后的儿子
掉下来，刚好冲下一货车，把
儿子的头撞成重伤，去医院
做了手术。后来上学，因为
性格内向，初中时患了精神
分裂症，13岁便辍学在家。

“这些年，我们一直带着
他到处看病，担心他出事，我
经常把他带在身边。”

昨日气温很低，但是侯
玉勤扫地时，却没有戴手套。

“你咋没有戴手套？”记
者问她。她笑了笑：“我有一
双，给儿子戴了。”

侯玉勤说，早上4点就起
来了，落叶多，她一直扫地，身
上热，手上也不觉得凉了。

15年前，被诊断出精神分
裂症后，她和丈夫带着儿子在
郑州八院、新乡精神病医院以

及省内知名的医院都看过。
一次次求医，花光了家

里所有的积蓄，而不断地借
钱也让亲戚们避而不见。

“我们也没啥本事，只能
找小活挣个钱，给儿子看病。”
侯玉勤说，当过保姆，在路口
送广告等，都干过，但挣不到
钱，“两年前，遇上一个好心
人，让我来秦岭路当保洁工。
一月1290元。这活虽然起早

贪黑，但很稳定，有了这钱，给
俺儿子买药就不再困难了。”

侯玉勤的丈夫老杨在南
阳路当保安，每月 1400 元，
儿子一个月吃药 600 多。“现
在城中村拆迁，无便宜房可
租，我们租在须水的房子每
月要1000元。”

“我有个女儿刚成家，有
时她会贴补俺一点，但也不
是长远之计。”侯玉勤说。

“路过的母子说说
笑笑”让她最羡慕

侯 玉 勤 说 ，因 为 儿 子
有精神分裂症，不能让他
单独一人留在家里，容易
出事。

“他常犯病，一犯病，打
我骂我，还打他爹。打过我
的时候最多。”侯玉勤说，丈
夫患有甲亢，但舍不得花
钱，两人挣的钱除了房租，
第一件事是给儿子买药，其
余的才说吃穿。

“我女儿刚出嫁，没有
找到合适工作，她家里经济
条件也不行，不可能常帮助
俺。现在俺活着，还能带着
儿子，哪一天俺两个走了，
儿子的事儿，就难了。”她一
边说一边长叹。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孩
子，我不带他，他连家也找
不到。”侯玉勤说，有时看到
路边走过的母子说说笑笑、
健健康康，她就万分的羡
慕。“要是俺孩子没有病，我
也当奶奶了。”说时，侯玉勤
不停地擦泪。

看到有人扔个饮料瓶，
正在扫树叶的杨献军眼睛
一亮，走了过去，捡起来装
到 另 一 个 袋 子 里 。“ 能 卖
钱！”他说。

“打扫卫生时能捡点塑
料瓶子。5分钱一个。”侯玉
勤说，这是她家除了工资以
外唯一的“灰色收入”。
线索提供 吴先生
（稿费50元）

带着儿子一起打扫街道

爱唱“世上只有妈妈好”

■市井故事

昨日上午，300 多米长的六厂
前街路东长长的红墙前，开起了
一个个商铺。

一家仍在进行着装修的商铺
门前，水泥和被拆除的砖块摆在
了人行道上。装修人员称，破墙
开店是从上月开始多起来的。

前街社区居民王女士说，六厂
前街东侧红墙属于郑棉一厂，有人
在围墙上开口，改成了临街门面。

“市容整治时，这些临街门面房被
砖封上，墙面重新刷了漆。”

一名商户告诉记者，新开的
门面 40 多平方米，是从郑棉一厂
租来的，月租2000元。

另一名商户则表示，房租交
给郑棉一厂了，而办事处也分的
有钱，但租金具体交给何人，他却
含糊地称“不清楚”。

对于商户的说法，秦岭路街
道办事处纪工委副书记闵辉称，
六厂前街东侧临街门面归郑棉一
厂后勤易发公司管理，破拆围墙
是商户个人行为。

“办事处曾于2008年、2010年
和 2012 年 3 次对六厂前街进行大
规模整治。”闵辉表示，去年年底，
办事处花费10万元对这条街进行
了彻底治理，其中就包括将围墙
沿街门面房全部用砖封死，“办事
处并未向这些商户收费，对于近
段出现的破拆围墙开店的情况，
办事处将督促商户尽快恢复原
貌，下周将进行集中整治。”
郑州晚报记者 汪永森
实习生 董婧 文/图

这堵墙，真难管


